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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报告，怎样文学
——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说

□丁晓原

新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风生潮起，应承了
新时期这一文体曾经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中国
潮”。前者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已获得
大致的确认，而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活跃度和显
示度等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新时代中国文学
的总图中，报告文学是一个自有色调、也独具
分量的重要板块。尤其是在主题文学的创作
中，更是独树一帜，实绩卓然。这样的情势既
得之于丰富多质的现实生活的激发，也与文学
制度创造的利好直接有关。在当下，作为一种
独特的时代文体样式，报告文学进入到了又一
个属于它的文学新时代。与此相应，关于报告
文学的文体建设受到越来越多言说者的关
注。无疑这是有意义的。

一

如何报告，首先需要回答报告
什么的问题，同时如何报告又与怎
样文学紧密相连。报告文学是以文
学的、非虚构叙事的方式书写题材、
表现主题的。由此我们就需要考察
分析报告与文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
系及其联系的机理。这里既要固本
守道，立定报告文学文体根与本的
问题；又要开新求是，尊重并总结在
新的文化生态中出现的创作新探
索、新样态

在文学各门类中，报告文学与现实的关
系更为密切，所以它反映时代生活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因而受到文学界内外的更多关
注。但同时，报告文学又是一种相对晚生的
文体。报告文学（Reportage）的命名，昭示
了这是一种与新闻报道相关联的现代文体，
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
史传文学传统，则是它重要的精神内核。因
为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不很长，所以
它自身的积累尚不丰厚，相应地，报告文学的
文体理论批评还没有形成更多的有效的系统
化建构。

已有的一些重要的批评术语，随着文体
的与时俱变，很难准确地评价今天的创作。
比如，我们习惯于称报告文学是“轻骑
兵”。“轻骑兵”喻指那种快捷反映现实、写
作迅捷的短篇文学样式，这正是过往报告文
学作为新闻文学的重要优势，而今“轻骑
兵”式的报章体报告文学依然是这一文体的
基本形制，但分量更重、影响力更大的是包
含了丰富厚重信息内容的长篇作品。这是
一种文学的“重器”。它的高质量写作，需
要写作者更多地用力用心，更多地用时沉
潜。慢活精工铸“重器”，长篇写作难以速
成的。

再比如新闻性，我们曾将“新闻性”视为报
告文学文体的第一特性。但随着各种新媒体
的兴起，新闻“直播”等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应
用，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明显弱化。因此，用“非
虚构性”概括报告文学的特征更为合适。所谓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报告文学写作开始的地
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这样的意指。在新
的时代语境中，报告文学的写作从更多地关注
题材的新闻性，移位至更多地挖掘并呈现新闻
背后深部的信息，为步履匆匆的时代存录值得
人类记忆的种种史志。

我们讨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
会涉及许多具体的话题。但总体来说，还是
脱不了如何报告、怎样文学这样的核心议
题。如何报告，首先需要回答报告什么的问
题，同时如何报告又与怎样文学紧密相连。
报告文学是以文学的、非虚构叙事的方式书
写题材、表现主题的。由此我们就需要考察
分析报告与文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联
系的机理。这里既要固本守道，立定报告文
学文体根与本的问题；又要开新求是，尊重并
总结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出现的创作新探索、
新样态。本固而道立，报告文学才可谓之报
告文学，而与时取新，这一文体方能开枝散
叶，葆有发展的活力，实现高质量的赢得更多
读者的发展。

二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开虚构的
口子，即便是蚁穴，也会削弱读者对
报告文学本有的信任感，这会从根
本上伤害到报告文学的文体声誉。
在这一点上，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
写作应坚持大事务实，小事求真的
原则。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在一
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
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
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特异
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
现时代重大主题的

报告文学的文体称名，给予读者多种诠
释的可能。但无论怎样的解读，“报告”是这
一文体区别于其他写作形式最根本的规定
性。报告文学是“事实文学”（Literature of
Fact）。所谓“报告”，就是事实的报告。对现
实的实录和历史的存活，是这一文体的主要
功能和核心价值。因此，在报告文学创作中，
事实是第一性的。事实客观自在，语言对于
客观自在的事实，自然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
的本真呈现；但是，报告文学的事实第一性，
要求作者的写作应该是厚道诚实的，应致力
于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实本身。有一种说法较
为流行：报告文学写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这是一种较为暧昧的表述。且不说“大”

“小”之间很难厘定把握。报告文学作为非虚
构叙事文学可以也应该借鉴小说的叙事艺
术，但像大段连篇地记写带着引号的过往人
物的对话、无根漫溢的情景再现等写法是不
可取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
得其下。

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非虚构的客观真
实。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开虚构的口子，即便
是蚁穴，也会削弱读者对报告文学本有的信
任感，这会从根本上伤害到报告文学的文体
声誉。在这一点上，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写
作应坚持大事务实、小事求真的原则。所谓

“大事务实”就是关系写作对象根本规定性
（定时、定点、定量、定性）的事实须得核实，务
求精准；所谓“小事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场景
的想象性再现（“修复”），要符合人物、事件和
场景等的真实性逻辑，不可想当然地任意书
写。这些书写须把握分寸，获得自洽的逻辑。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事实是要件，但成为
要件的事实必须具有书写价值。报告文学作
品的价值生成以题材的价值含量为前提。这
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写作具有题材决定性，
而是表示这类非虚构写作题材具有某种意义
的前置性。作者犹如玉石的雕刻师，只有好
的玉石才能雕刻出富有价值的艺术品。作为
报告文学写作的“好的玉石”是具有时代价
值、历史意义和人性风景的新质题材。新质
题材具体体现为它所包含的具有新质的人
物、事件、社会现象、自然物象等，以此为题材
的作品，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
的信息。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当锐敏于时
代的观察和历史的勘探，从中发现、选择具有
时代性、历史性、人性价值的初始性、独特性
的题材，并由此获得具体的、丰富的、具有某
种异质性的存在，最后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
加以展呈。

报告文学的报告对象的面向十分宽广。
但有一种倾向值得写作者重视，这就是在报告
文学写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
问题。在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
择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一方面，
雷同化的创作，由于独特性和新鲜度的流失，
无法生成它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热衷于跟
风式写作，自然会遮蔽对有价值的新题材发现
的敏感度。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把握主题创作
的要义。主题创作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和
热点，它是时代生活的一种召唤，也是报告文
学作家使命之所在。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

是以特异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
时代重大主题的。主题创作具有广泛丰富的
题材空间。同样是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何建明的《石榴花开》、徐剑的《西藏妈
妈》和杨仕芳《新声》，不仅作品涉及的时空不
同，而且取事各有对象，写法也自有机杼。

报告文学，作为事实的文学，它所报告的
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有价值的事实，其三是丰
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实。丰富饱满有表现力
的事实，自然无法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它需要
经由作者深入的采访、扎实的田野调查、必要
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储备等，才能积累获得。报
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是不图省事偷懒、舍
得下苦功夫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灵敏度高
的显示器，它可以清晰地照见作者劳动的量与
质。读者阅读报告文学，期待读而有得，得而
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给读者提供的“硬菜”较
少，“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事实）载量不
足。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报
告文学的说服力和根本伦理首先在于‘报告’，
要准确有力地呈现事物和事件的肌理。”“现在
很多报告文学抒情太多，甚至主要靠抒情，材
料反正就是这么多，然后酱油醋葱姜蒜全倒
上”。（李敬泽《结构与事实的力量——评长篇
报告文学〈神山星火〉》）无物虚空的报告文学
缺少非虚构的力量，自然也无法召唤起读者的
阅读热情。

近期，我读到的两部作品倒是感觉良
好。一部是老作家陈冠柏的新作《领潮：鲁
冠球传》。作者与传主相识已久，知心也
多。作品将传主置于时代大潮中观照，既细
写他个人的生命轨道，也描画他作为杰出的
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路线图，而其巨大的背景
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幕。这是一
座别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是一部真切的人生
启示录。另一部是刘大先的《去北川》。写
作这部作品，作者的身份有一些复杂，既是
北川县挂职的常委、副县长，又是一个喜欢

“在世界行走”的田野调查者，还是一个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卓有成就的学者。多重身
份的叠加，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北川。其
中有大地震后北川重生的新模样，有对神秘
的羌文化的叙写和解读，还有写作者行路的
自画、心路的私语，可谓是一桌多味丰盛的

“北川宴”。

三

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患上了“文
学性焦虑症”。这使得一些作者不
是致力于有效事实的获取，而是求
助于文学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
问题的另外一面。

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
材事实与文学性具有直接的关联。
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
了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基础。这种文
学性的前置或内置，正是报告文学文
学性生成的一种特异性。因此，报告
不只是报告，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

言说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问题日久。其实
这是文学大类都可以讨论的议题。所谓文学
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质的属性，是文学的规
定性。何谓文学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中
有古今之变，有大文学、小文学之异，有纯文
学、俗文学等区分，在现代文学文体中，又有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的分类。基于此，
我们既需要提取文学性的“公约数”，又要看
到不同写作样式文学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不可一概而论。作为“公约”的文学性，它诉
诸于接受者形象、具体、感人（移情、共情）等
感知，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它应当满足这样
一些公约的要求。所以茅盾先生在80多年
前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中就明确指出：

“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
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
染等等。”但报告文学又是基于事实的文学
写作，它不可虚构，不能恣意想象，它的文学
性生成有着自在的独特性。报告文学的文

学性之所以为人关注，是因为它“出身”于新
闻，早先的一些“速写”、“报告”，新闻性有余
而文学性偏弱，似乎给人留下先天不足的印
象。此外，有一段时间的确有不少作品粗制
滥造，文学品相低下，为人诟病。其实，这些
年来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品质有了整体上的
改观，作者的文学性意识和文学性叙事能力
也有了显见的强化提升。但是，一些苛刻的
评论家总是拿文学性说事，以至于不少报告
文学作家患上了“文学性焦虑症”。这使得
一些作者不是致力于有效事实的获取，而是
求助于文学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问题的
另外一面。

文学来源于生活。在报告文学这里，不
仅如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文学性也来
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品所书写的非虚构的人
物、事物、事件等。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虚构才
能生成文学性。这既不符合文学史的全部存
在，也忽视了文学性生成的多种可能。现实
和历史本身酿造着文学性的元素。生活是无
法彩排的舞台，其中的不确定性演绎出的种
种出人意料又客观自在的故事性、戏剧性和
传奇性等，其文学性效果决不亚于通常的虚
构想象所得。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
材事实与文学性具有直接的关联。事实本身
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了作品文学性的重
要基础。这种文学性的前置或内置，正是报告
文学文学性生成的一种特异性。因此，报告不
只是报告，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

那种走马观花的采访或是主要依赖于现
成材料的邀约写作，无法抵达文学性的富
矿。正因为这样，富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
更舍得在题材事实的深度获取上花更多更
切实的功夫。徐剑有“三不写”的倡言：走不
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真实不写，听不到
的故事不写。他的《西藏妈妈》是这位“老西
藏”新行走之作。艰难而遥远的行走，采访
百位在福利院像妈妈一样照护孤儿的人
物。采写进入作品的重点人物，她们的故事
感人至深，闪耀着时代性与母性、人性的光
芒。杰出科学家袁隆平的人物传记有近百
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启文的《袁隆
平全传》可能是其中最好的一种。其“全”，
是因为作者通过精心独特的采访，对传主有
更新更全面的发现和了解；也因为是作者通
过不一样的深入采访和资料研读，走进了袁
隆平更丰富的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
界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在对人物真切丰
富的精神世界的透视中，流溢着我们所期待
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虽为非虚构写作方式，但并不
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放弃作者的主体
性。恰恰相反，“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
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
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
这，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
（日本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夏衍）
译）这里所说的“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
向”，其中也包括非虚构的审美目的和审美倾
向。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内置于书写的对象
之中，需要作者深挖细掘，同时在文本建构中
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质料作合审美性
的呈现。基于叙事设计的全局，对材料进行
有机的具有表现力的调度。所谓调度就是将
原生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节性、场景
式的细化，并且根据叙事的需要进行结构性
的重置。这种调度和重置，是报告文学文学
性生成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方式。纪红建的
《彩瓷帆影》是其创作中最具文学性和文学性
增值意义的一部作品。作品以长沙铜官窑题
材书写“一带一路”主题。作者并没有平铺直
叙题材的种种信息，而是从中国唐代彩瓷沉
船在印尼被发现切入叙事，构建了千年前彩
瓷制造、商贸的历史叙事和作者寻找“彩瓷帆
影”的当代叙事的双叙事。叙事交融又错落，
具有很强的阅读牵引力。

四

报告文学写作的去模式化，需

要我们更加注重叙事的对象化建
构和主体的个人性，以丰富报告
文学的文体形态，更有效地反映
社会生活的存在。所谓叙事的对
象化建构，就是能从书写的题材
内容中，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结
构肌理，从中获得契合此一题材
的及物达意的述事结构和表意结
构

文学是要有结构的，无结构便无文学。
这里的结构既指具体的起承转合，又是总
体性的规划布局。体悟报告文学的结构意
义，精心于作品结构的优化，对于提升创作
质量颇为重要。“结构看似是很基本的要
求，实际上是一部作品的主心骨，作品如果
是一场战役，结构就是战略，是大局。”“在
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结构有力的作品不
多见，不少作品其实是没结构的，散步而
已，走到哪儿算哪儿。或者说，一些作品只
有自然的时间结构，没有体现艺术和思想眼
光的战略结构。”（李敬泽《结构与事实的力
量——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这
里所说的结构涉及到述事结构 （时间与空
间）和表意结构（思想与艺术）等，兼顾这
些要素并兼而优之，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
事。但结构意识淡薄，叙事“无为而治”，
这是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长篇写作者
重视的问题。

报告文学的结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这
里我想到的一点就是关于对它模式化的批
评。报告文学的同质化是指其内容方面同类
题材的堆砌，而模式化主要是形式方面的症
候，写作架势高挂，套路很深。这显然与作
品的结构建制和叙事调性的不当设置有
关。报告文学写作题材丰富多样，书写的空
间也很广阔，写作者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情
况。文学创作是一种求取独创性的精神活
动。报告文学写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我们更
加注重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和主体的个人性，
以丰富报告文学的文体形态，更有效地反映
社会生活的存在。所谓叙事的对象化建构，
就是能从书写的题材内容中，发现其中可能
存在的结构肌理，从中获得契合此一题材的
及物达意的述事结构和表意结构。报告文学
是一种基于作家主体的社会性写作方式。所
谓主体的个人性，这里更强调的是主体个人
性的优长与题材类型的适配，扬长避短，写作
适合自己的题材。

题材类型和主题取向不同，相应的，作品
叙事的组织方式也需调适。最近读到的《远方
的山水》（陈崎嵘）、《浙里风》（张国云）、《群山
回响》（李英）等作品，题材具有浙江特色，主
题具有中国价值。这些作品反映的东西部
协作、共同富裕和“千万工程”的浙江实践，
基于题材的内在逻辑，建置由相关的若干事
项为中心的“板块结构”。这些作品没有主线
事件，也没有主要人物。以事立篇，人在事
中。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以通常的人物形
象塑造来论作品。

何建明是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代表
性作家，叙事中又多主体性的介入。他的
《浦东史诗》从家族史和个人经验切入文
本，关联起宏大与小微的联系。对于“上
海”一词的全新解读，既体现作者的主体性
风格，又彰显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上海精
神”，其实正是中国精神的形象化表征。任
林举的《江如练》，诗意的题目，散文的笔
调，反映漓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这部独
特的“风景谈”，恰是作者与题材的双向奔
赴、“天作之合”。徐剑、李玉梅新作《强国
记》，首次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国专利
金奖成果和发明人的故事。作品整体上采
用了科技叙事和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结构。
文化阐释以散文的形制，嵌入在与黄河、湘
江和珠江时空有关的主体叙事之中，作者
试图解读中华江河文明与当代高新科技创
造之间的逻辑密码。这是有意义的“战略
结构”。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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